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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心中漫开一片草原
纵一匹骏马，踏成无数个春天

在夜色与晨光迭合的山坡
白云低垂，羊群慢慢滑下天幕

风来，蒲公英和她的孩子走散了
一些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脸颊

从此——再也无法忘记

——故乡，就这里
生命的长河奔向三千里无垠的四季

（张桃贰，本名张涛，重庆市作
协会员）

此刻，天空很蓝，云朵很白
我的心情也跟着不断变幻色彩
整个田野，陷入巨大的花海里

李花、桃花、油菜花
和无人认领的幸福
在原野散落，翠绿的春天
云朵有许多轻柔的梦可以做
花朵也可以长久地芬芳下去

一个季节，总会想尽办法
让自己美得善始善终
而我，除了喜悦
终将无所事事

黄昏

想和你一起
走进这个金色的黄昏
挑拣一些诗意和美好
放进记忆的木匣

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几次寒潮
总有忧伤和烦恼
会如突然而至的霜雪
覆盖在我们年轻的心上

但愿，不快乐的时光如雨滴
从玻璃窗上快速滑落
只需用手轻轻一拭
世界就会重新明亮如初

（李黄英，重庆市散文学会会
员，重庆市杂文学会会员）

春天的田野
（外一首）

□ 李黄英（重庆）

在春天暖和的怀里
不畏倒春寒的玉兰花
潜伏叶芽，裸身助力枝头
催花芽领先萌动花蕾
一瓣一朵竞相绽开
粉嘴喷香，吸引昆虫传粉

仲春景净气新，暖阳高照
花儿敞心扉，任由阳光抚慰
一树一树的玉兰花盛放着
白玉兰，那一抹洁白
如冬日的积雪，无暇耀眼
紫玉兰，那一抹紫色
似仙子的霓裳，优雅高贵

漫步这片玉兰花间
迎风摇曳的花朵吸眼
满树芬香醍醐醒脑，小憩
身心宁静敞亮

油菜花黄

朝阳的脸蛋儿刚泛红
骚动的蜂群立马出巢
奔赴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海
蜂与花舞动了春的旋律

仲春的暖阳撒下金光
大地与花丛靓了
温暖春风煽情轻拂
碧湖与花心颤了

潜入花地，馨香刺鼻
窥探花景别有洞天
不论是蜂儿还是人
碰撞它都会躺平

春心欲动

早春晴朗，暖阳携春风
落在春意满怀的湿地
明媚的季节到来
梅岭观春，樱花追逐绿梅
争奇，海棠与桃花斗艳
痴心已被眼前美景收买
只剩下喜悦的神情
春心荡漾，踏着枝条节奏
萌动新生的花骨朵
进花海，携手春姑娘和蜂儿
唱响春天的赞歌

（高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时光，如一位沉默的农夫，手握无
形的犂铧，在岁月的田野上缓缓前行。
它不言不语，却以最深沉的力量，翻动
着生命的土壤，留下一道道或深或浅的
沟壑。

春天的犂铧，是温柔的。它轻轻划
过大地，唤醒沉睡的种子，让它们在温
暖的泥土中萌发。那些嫩绿的芽儿，像
是时光的笔触，勾勒出生命的轮廓。春
风拂过，田野间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仿
佛在诉说着万物的低语。

夏天的犂铧，是热烈的。它深入土
地的深处，翻动着炽热的阳光与汗水。
那些茁壮的庄稼，在烈日的炙烤下，顽
强地生长，仿佛在与时光赛跑。蝉鸣声
声，像是时光的鼓点，催促着万物在短
暂的季节里肆意绽放。

秋天的犂铧，是丰盈的。它划过金
黄的稻田，收割着成熟的果实。那些沉
甸甸的稻穗，像是时光的馈赠，满载着
农人们的辛劳与喜悦。秋风轻拂，落叶
纷飞，犁铧的光泽掠过大地、高山和海
洋，演绎着时光的轮回。

冬天的犂铧，是沉寂的。它划过皑
皑的白雪，翻动着大地的沉睡。那些枯
黄的草木，在寒风中静默，仿佛在等待

着时光的再次唤醒。冬雪覆盖，万物沉
寂，这个时候，犁铧安静得像一位老人，
在时光的大地的一角，品味着过去的岁
月和奔腾的江河，时而沉思，时而微笑。

时光的犂铧，从不停止。它翻动着
每一个季节，翻动着每一个生命。它无
情地切割着过去，却也温柔地孕育着未
来。我们在时光的犂铧下，或成长，或
衰老，或欢笑，或哭泣……这些都是时
光的影像，时光的轨迹，也无不是犁铧
的低吟和欢唱。

记忆中，我们村庄的一位老人，它
扶着光亮的犁铧行走在时光的隧道，深
一脚浅一脚，犁铧划破了沉寂的和热闹
的土地，泥土的芳香和啾啾的鸟儿还有
燃烧的晚霞是他和一代代人的陪伴。

现在，虽然老人已去，可是那张闪
亮的犁铧，却是依旧闪亮在田地里、巷
口间、春天夏天还有秋天冬天里。

时光的犂铧，翻动着岁月的田野，
也翻动着我们的心田。它让我们明白，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时光，而在于在
时光的犂铧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土
地，种下属于自己的那颗种子。

（杨福成，《读者》签约作家，专栏
作家）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曾几何时，
险峻蜀道阻隔了多少向往的脚步。而
如今，高速公路纵横延展，令心驰神往
的三苏祠仿佛近在咫尺。

或许是因苏轼诗词读得多了，又或
许是对苏门三父子的敬仰早已深入心
底，明知四个小时车程便能抵达，我们仍
难掩急切，天未亮便启程。途中，热情聪
慧的导游姑娘，以半颂半唱的方式吟起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悠
悠词句中，不知不觉，我们的思绪已悄然
穿越，飘向那千年文脉氤氲的三苏祠。

三苏祠，坐落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
区纱穀行南段，是北宋文学家苏洵、苏
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及祠堂。这座
始建于北宋，现存清康熙四年（1665年）
重建遗迹的祠堂，占地6.5万平方米，是
清代园林式文人祠堂的典范。前厅（古
祠大门）、飨殿、启贤堂、来凤轩，东西厢
房与廊庑构成三进四合院，整体建筑沿
中轴线由南向北铺展，东西厢房在均衡
布局中又自有灵动变化、形成别具一格
的不对称之美。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恰逢银杏最美
时节。祠内两株历经 600余年风雨的
古银查，在冬日暖阳下熠熠生辉。苏轼
曾视银杏为擎天柱，更以银杏种子自喻
文章，寄托对“一树擎天”的慕求。后人
纪念苏轼、苏辙，便将这两株银杏称作

“兄弟树”。置身祠中，只见“古祠银杏
黄，悠悠岁月长”，千年时光仿佛在金黄
的叶隙间流淌。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
家。”苏门三父子携手书写了中国文化
史上的传奇。“唐宋八大家”中，苏家父
子独占三席，这般成就，堪称半壁江山。

为何他们能卓然于世？在三苏祠
的苏氏家风世传中，我们寻得答案：“三
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
模。”“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
为政清廉”的家风，如春雨润物，融入每
个苏氏族人的灵魂血脉。

以苏轼为例，良好的家风家教，不

仅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更开启了
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让他在与社会、
国家的交融中，成就了大格局。苏轼十
岁知书，十岁能文，二十一岁进京应试，
名动京师。为官四十余载，辗转凤翔、密
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
定州等地，官至翰林学士、侍读学士、兵
部和礼部尚书。他一生仕途坎坷，却始
终心怀爱国爱民、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
秉持求实求真的探索精神，践行信道直
前的处世原则，坚守高尚洒脱的生活态
度。无论是赈济灾伤、放免积欠，还是兴
利除害、改革役法、整顿边防，皆政绩卓
著。陆游曾感叹：“公不以一身祸福，易
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
臣烈士，所当取法也。”其“仁政爱民、民
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奋厉当世、忠君爱
国”的家国情怀，至今仍予后世深刻启示。

苏门三父子中，苏轼成就尤为突
出。他不仅是诗词文赋书画皆精的全
才，更被誉为宋代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
与文化宗师。

“树大招风”，亦或因刚正不阿的性
情，让他在封建仕途屡遭波折。从黄州
到惠州，再到儋州……漫长的贬官生
涯，却成就了他文学造诣的巅峰。被贬
黄州，有《定风波》《赤壁赋》《念奴娇赤
壁怀古》《后赤壁赋》；贬至惠州，留下
《惠州一绝》；远谪儋州，仍作《纵笔》。
在人生低谷，他以坚毅目光昭示世人：
即便身处黑暗，内心依旧光明。正是这
些坎坷，淬炼出他豁达超脱的胸襟，也
成就了一代文豪的传奇。

站在三苏祠中，唯有慨叹与惊叹。
叹苏轼于逆境中绽放的精神光芒，惊苏
门三父子在命运跌宕里展现的人性光
辉。他们与命运抗争、与世事周旋、与家
人相惜、与友人相亲的种种，皆是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予我们永恒的激励。

当导游再次催促，我们才惊觉行程紧
迫。可思绪仍徘徊在祠中，久久难舍……
这承载千年文脉的三苏祠，早已成为无
数人心中，永不落幕的文化圣殿。

（张从辉，重庆市作协会员）

□ 张从辉（重庆）

千年三苏祠

质朴

用质朴来形容故乡，是最恰当不过了。
在故乡，人们是质朴的，心是善良

的，质朴得跟泥土一样。每天清晨，村
庄总是被鸡鸣唤醒。炊烟袅袅升起，像
是从烟囱里飘出的云朵，在空中轻轻摇
曳，带着饭菜的香气，弥漫在村庄的每
一个角落。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男人扛
着锄头走向田野，女人则在厨房里忙碌
着，孩子们则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清脆
的笑声却格外的悦耳动听……

人们过着勤俭温馨的生活，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因外面诱惑而轻意改
变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也不因为一场干
旱而远走他乡，他们像大山一样守护着
家园。也许有的人已从故乡走出，不管
在外面发展多好，但他们仍记得家乡。
记得那片纯朴的土地上长满的庄稼，记
得破旧房顶上爬满葡萄的藤蔓，记得乡
亲们那一声声质朴的问候和叮咛……

在故乡，人们说话是质朴的，脸上
笑容也是质朴的，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生活着，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没有刻意的
奢望。他们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来
访，总是热情相迎，拿出家里最好的东
西招待；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谁家有困
难，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谁
家有喜事，大家都尽情地分享，更是从
心底里去祝贺……

这种质朴的亲情乡情，如同一缕阳
光，温暖着故乡每一个人的心灵。

勤劳

在故乡，勤劳是一种美德，更是一
种时尚。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
林间，人们的一天忙碌便开始了。他们
忙着耕种收获，为红红火火的日子苦干
实干，为富裕美好的生活而讴歌。他们
用汗水和智慧，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
生机。他们种下了玉米、土豆、红薯等
农作物，这是他们的希望与梦想。然
后，他们精心呵护着每一株庄稼，就像
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年四季往返
于春秋里，陶醉在耕种收获中。

故乡的田野，是一片充满生机与希
望的土地。麦苗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
摇曳，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的生机与
活力。乡间的桃花、李花、油菜花开了，
仿佛是人们用辛勤劳作，绘就出的一幅
五彩斑斓画图。尤其是秋天，田野里一
片金黄，稻谷成熟了，沉甸甸的麦穗低
垂着头，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
悦。忙于收割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山间的果园里，苹果红了，柿
子黄了，葡萄紫了，空气中弥漫着果实
的芬芳。

他们的日子就像山涧的小溪，涓涓

潺潺地日夜奔流着，没有一点点多余和
空闲。小溪那动听悦耳的流水声，如一
首毫无修饰的原生态民歌，将山里人平
凡的日子唱得那么的充满情趣，唱得那
么的富有诗意。在山上干活的人们累
了，也坐在溪边歇歇，看着溪水顺岩而
下，直到消失在目光的尽头。也听着溪
水轻轻的歌唱，直到绘声绘色地将梦想
点缀，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他们用勤
劳汗水浇出的美丽的花朵，用勤劳的双
手种出累累硕果。

在山里人的眼中，勤劳是一种美
德，更是一种传承。他们在这片土地
上，默默耕耘，默默奉献，用勤劳的双手
去抒写乡村最美的诗篇，用热爱去表达
出对这片土地的敬意。

美丽

故乡是美丽的，美丽得我无法形容。
只要走进故乡，首先映入眼眸的是

那些高低不一的山，山绵延起浮地眺望
村庄，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山上的
树木郁郁葱葱，四季常青，更是挺拔苍
翠。春暖花开时，漫山遍野的野花竞相
开放，红的、黄的、紫的……像是给大山
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衣裳。微风拂
过，醉人的花香在乡村里飘散，山间的
鸟儿欢快地歌唱，醉了乡村也美了人们
的梦境。

故乡的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
流淌在村庄的边缘。与山相互映衬，相
得益彰。山倒映在水里，美得像画绿得
像诗。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
粼，如梦如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
乡的山水，养育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他们在山间劳作时，高兴了会唱起欢快
的山歌，歌声在山谷中回荡，久久不
散。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时，她们会互相
聊天，分享生活的点滴。

故乡不仅山美水美人更美，团结互
助已是祖辈留下的美德。凡哪家有事，
大家齐心协力，从栽秧打谷，大家你帮
我帮你，直到活儿干完为止；到红白喜
事，有喜事大家一同前来祝贺，有难事
一同解决；再到平日里的一声亲切的问
候，哪怕一句笑活，也是大家分享；哪怕
一段佳话，也是大家传颂；哪怕山里考
起一个大学生，也是大家的光荣……

山美水美是故乡，故乡那山那水，
还有那情那景，都是我心中最美好的眷
恋，更是我心灵最美的归宿。

温暖

我用“温暖”这个词来形容故乡，以
表达我对故乡无限深情和热爱。

尽管在县城生活多年的我，离故乡
不并不算远，但回故乡的次数却总是有
限。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仍映透

在我的脑海里，像一首山水田诗，更像
一幅水墨画，镶嵌在我的梦中，却是那
么的美丽而温暖。有时，我回到家乡，
那些熟悉善良热情的面孔，他们那声声
热情地直叫我的乳名时，总是感受到一
股浓浓的乡情，心中也感到无比温暖。

每天清晨，仿佛看见第一缕阳光洒
在那片熟悉的田野上，空气中弥漫着泥
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山间有我们打
闹玩耍时的顽皮，村边的小河流淌着我
童年的欢笑，河边的柳枝轻抚着我记忆
的美好。老屋里的时光，如一张旧唱片
依然在我耳畔回荡。因为屋子里弥漫着
饭菜的香味，那是母亲亲手做的家乡菜，
总是充满着故乡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我偶尔家乡走走看看，但毕竟是短
暂的。在回县城后，又不断清理着记
忆，那些关于故乡的山山水水，花草树
木，人情事故……清晰的又变得抽象起
来，抽象的又变得清晰起来，不管抽象
或清晰，故乡在心中是永远不变的风
景。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总会浮现
出那片熟悉的土地，每一个都留下我童
年足迹的角落。阳光下那美丽的田野，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袅袅炊烟中
飘浮着的家的温暖。

故乡的温暖，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
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张儒学，重庆市作协会员，大足区
作协副主席）

故乡是个形容词
□ 张儒学（重庆）

一生勤劳的母亲，对桑树有着深
深的感情，她用桑叶喂养着我们家蚕
一样快乐的日子。

每到春天，母亲总是去到山坡上，
看我家的那些桑树。桑树在暖阳轻抚
下，长出嫩绿芽苞，那蚕蛹般的嫩芽，
宛如灵动的绿色蝴蝶，舒展着身姿，翩
翩起舞。母亲却不停地说道：“桑树发
芽了，又可以养春蚕了，有了这桑树，
我们家的日子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也许就在母亲的盼望中，桑树像看懂
了母亲的心思似的，它们铆足了劲儿
拔节生长。在头年秋冬被剃成“光头”
的桑树桩，仿若蛰伏一冬、蓄势待发的
勇士，刹那间站立起来，迎接春天的洗
礼，迅速焕发出枝繁叶茂的蓬勃生机。

桑叶，是蚕儿唯一的口粮。在物资
匮乏的过去，养蚕是农村人快速挣钱的
门道，更是致富的公开“秘诀”。我家也
似乎靠养蚕来增加收入，维持全家人生
计。母亲常念叨：“勤喂猪，懒养蚕，四
十多天出现钱 。”桑树在春日里节节
拔高，那是我们一家人心中炽热的希
望，比起芝麻开花，更寓意着日子一年
更比一年好。在人们眼中，桑树就是摇
钱树，蚕吐出的丝，仿佛是金丝银线，串
起了生活的美好憧憬。桑树与蚕一样，
有着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

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之际，伴着
鸟语花香，还有什么比采桑果更令人
快乐呢？桑枝上的桑果，紫红欲滴，个
头饱满，味道甜美，既有草莓的酸酸甜
甜，却又更胜一筹 。每当桑果成熟，
我和小伙伴们便迫不及待地穿梭在桑
林间，尽情享受这甜蜜的馈赠。不一
会儿，我们的嘴和手指都被染成了桑
果的颜色，大人们瞧见，笑称我们是春
天里在桑树上跳跃的顽皮猴子。桑树
像个慈爱的老者，静静地看着我们在
它身上索取，嬉闹……

春天，随着桑叶的闪亮登场，母
亲养的蚕也从卵中呼之欲出，密密麻
麻的一片，细小得几乎难以分辨个
体。若不是它们在轻轻蠕动，真会以
为是细微的灰尘。小蚕宝宝也似被春
风轻抚，带着丝丝慵懒。小蚕宝宝在
四十天左右的时间里，也要经历四次

“进眠”，不吃不动，如同沉睡；又有四
次“出眠”，尽情饱食，茁壮成长。短短
一个月，原本又黑又瘦的蚕宝宝，就变
成了白白胖胖的“大姑娘”。小时候一
巴掌见方的蚕宝宝，一天只需几张桑
叶，它们似乎在和桑树竞赛长势，很快
就得分家到六七个大簸箕里饲养。

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蚕在出了
四眠后，食量会猛增，将桑叶撒在簸箕
里，瞬间便传来“沙沙”的声响，仿若细
密的春雨。我特别喜欢看出了四眠的
蚕吃桑叶，那时能清楚地观察到它们
的一举一动：它们花瓣似的小嘴快速
地张合着，偏着头反反复复地由上至
下，一圈一圈地从桑叶的边缘处啃食，
我也因此明白了“蚕食”这个词的生动
形象。假如把桑树比作蚕，那么桑叶
就是桑树吐出的丝，桑叶，就是桑树不
求回报的付出。

在蚕出四眠一周左右，蚕的身体
由灰白色变成透明的浅黄色，我们称
它们为“亮蚕”。亮蚕不再吃桑叶，会
纷纷爬到簸箕边沿，到处占“山头”做
茧。捉亮蚕这活儿也很迁就懒人，所
以小时候的我很喜欢捉亮蚕玩，稍不
注意，蚕的小脚就会抓住我的衣服，仿
佛想为我穿上一件“蚕衣”。如果等蚕
亮了才准备草笼就来不及了，我们在
蚕出眠后的四五天就要给蚕准备“草
笼”。打草笼是母亲的拿手活儿，就是
把稻草的叶子去掉，捆成一小把一小
把的，每把再分成两三段，稻穗处的稻
草容易粘草屑在蚕茧上，不能用。再

用两条嫩蔑条，一头挂在门扣上，另一
头一人扭转篾条，一人均匀地放稻草
在篾条中间，金黄色的草笼拽在手中
晃动，就像一条长长的金黄的蚕在春
风中吐丝。而这一切，都是围饶着桑
树和蚕编织的春天的记忆。

因为养蚕需要桑叶，桑树在母亲
心中十分重要，更是对桑树有着浓浓
的感情。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桑树
的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母亲会在
树下铺一张凉席，让我躺在上面午
睡。她则坐在旁边，用一把大蒲扇为
我驱赶蚊虫。微风拂过，桑叶的清香
弥漫在空气中，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
记忆。醒来时，我常常看到母亲脸上
挂着满足的微笑，那一刻，我明白了，
这棵树不仅仅是她的希望，更是她对
生活的热爱和坚守。

在冬天，老桑树的树干要被修
枝。母站得远远的，看着父亲为桑树
修枝，就像割她身上的肉一样心疼，但
为桑树修枝是为了来年长出更好的桑
叶，可母亲明知道这个道理，但她还是
心疼桑树，看着看着还是流是了难过
的泪水……可在来年春天，嫩绿的桑
叶便如翡翠般挂满桑树枝头，随风轻
轻摇曳。母亲便在树荫下，一边摘着
桑叶，一边哼着古老的歌谣。每到养
蚕的季节，屋子里就会传来蚕宝宝咀
嚼桑叶的沙沙声，像是春雨落在屋檐
上，细腻而温柔。母亲总是小心翼翼
地侍弄着蚕宝宝，就像照顾自己的孩
子一样，显得十分开心。

岁月流转，我长大后离开了家乡，
母亲也渐渐老去。但那些桑树依然屹
立在田野边，枝繁叶茂。每次回家，我
都会来到桑树下，静静地站着，仿佛能
听到母亲哼唱的歌谣，依然在山村里
回荡着……
（韩函，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会员）

□ 杨福成（山东）

母亲的桑树情
□ 韩函（重庆）

要质疑就质疑
要排挤就排挤
要压迫就压迫
要打击就打击
我不会再挣扎
也不会再逃避了

我只默默地开

我只无声地红
阴影和阳光总是同时存在
平静的后面总有大漩涡
我清楚我没得选择
总有一天要到尽头

我不用再强迫自己去确认
一朵艳丽的荷花

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
她们的绽放并非不受限制
必须努力爱
必须只有爱
尽管充满黑暗和怀疑
尽管被一个绝望的世界包围

（红线女，本名何小燕，
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时光的犂铧

确 认
□ 红线女（重庆）

玉兰花开
（外二首）

□ 高歌（四川）

放牧春天
□ 张桃贰（重庆）


